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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化：空间媒介视阈下的城市形象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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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十几年来，传播理论的空间转向催生了“空间媒介”的话语建构，其知识来源可追溯至传播思想史中的
“泛媒介论”。基于空间媒介的视阈重新审视城市形象传播的理论建构，彰显了符号学的方法论意义，即城市形象建构

可被视为城市空间意象的符号化过程，这一进程凸显了空间媒介各异其趣的解码潜力：符号呈现、符号重构、符号互嵌。

通过对城市文本的话语、象征与隐喻分析，也揭示出城市形象建构是充斥着权力博弈与话语争夺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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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囿于主流传播学实证主义的研究
传统，城市形象传播研究关注媒体表征，对城市空

间中多元而丰富的意义建构界面视而不见。随着

近十几年来传播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不断有学者

提出应打破学科藩篱，对传播、媒介等本体概念的

内涵与外延进行再阐释。“城市空间作为媒介”

的热点议题催生了空间媒介（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ｅｄｉａ）的话
语建构。空间媒介观突破了既有研究范式的局限

性并为城市形象传播理论建构提供了新视角，同

时也呼唤更为广阔的分析路径。作为多学科交叉

融合的研究场域，考察城市形象传播，将其置于空

间媒介的理论视阈和更加多元化的学科视野，有

利于重新审视城市形象传播并回应理论关切。

一　空间媒介观：城市形象传播研究
的泛媒介论

主流传播学研究范式中，空间往往被视为现

代传播技术发展不断征服的对象被排除在媒介概

念之外。即使在媒介环境学派中，麦克卢汉的

“地球村”，伊尼斯的“空间偏向的媒介”，梅罗维

茨的“消失的地域”等重要媒介观也多将空间视

为传播障碍物。基于对“传播”“媒介”“空间”等

概念的工具理性理解，“城市形象传播”被视为一

种围绕城市形象定位和城市意象元素展开的整合

营销传播。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将“城市形象”等

同于“城市品牌形象”，“城市形象传播”则被窄化

为“城市形象再塑”的媒介策略。德国城市文化

研究者德波拉·史蒂文森（Ｄｅｂｏｒａｈ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曾
带批判色彩地指出，可以将城市形象传播和地方

营销（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ｐｌａｃｅｓ）的各种主流做法视为属于
同一连续谱系①。因此，虽然长期以来城市形象

传播是热门研究议题，但一方面多与地方营销研

究系属同谱，使作为传播主体的“人”与城市空间

多方面立体式互动、丰富的人地关系以及多样化

的意义建构进程在研究中被忽视，具有多维度、异

质性、丰富性的城市空间传播面向和媒介价值被

遮蔽；另一方面媒介的“脱域”使这一领域也沿袭

了“对象———再现”的理论定轨，相关研究无法摆

脱媒介强大效果论的先设嫌疑，脱离了当下媒介

进化的现实与趋势。城市形象传播是自塑与他

塑、媒体经验与直接经验的合力传播过程，其传播

实践与研究需要摆脱媒体一元化的理论定轨，回

归“活的”城市，展开对城市形象传播的本体概

念、理论框架、意义构建的多元视角研究和理论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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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象”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

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凯文·林奇（ＫｅｖｉｎＬｙｎｃｈ）于
１９６０年出版的《城市意象》一书，城市意象即“公
共意象”，指的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心中拥有的共

同印象，简单说就是“公众印象”①。林奇将道路、

标志物、边界等作为主要城市意象元素，彰显了城

市实在空间的媒介属性和传播价值，强调了城市

实在空间对于其形象建构的象征意义，但是出于

城市规划的学科阈限将技术媒介中介化的城市经

验排除在外。在当下媒介环境下，把“城市形象”

简单化为“城市品牌形象”，或是一味强调城市实

在空间的意象性都有失偏颇，需要重新审视影响

城市形象感知的多元传播界面。地理学“传播转

向”的地方意象研究与传播学“空间转向”的城市

传播研究都尝试融合“媒介化经验”和“直接经

验”，这种多元视角直接体现在两个领域对“空间

媒介”的话语建构中。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地理学领域就出现了
将环境意象与媒介化经验、直接经验结合的相关

研究。段义孚（Ｙｉ－ＦｕＴｕａｎ）和爱德华·雷尔夫
（ＥｄｗａｒｄＲｅｌｐｈ）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不仅探讨
了地方意象和大众传媒表征的关系，也注意到直

接经验的影响。“传播地理学”（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扛大旗者保罗·亚当斯（ＰａｕｌＡｄ
ａｍｓ）的代表作《媒介与传播地理学》提出从四个
维度上展开的传播拓扑空间：空间中的媒介、媒介

中的空间、媒介中的地方和地方中的媒介②，显示

出对空间媒介理论观建构的努力。基于这一结构

化分析的路径，亚当斯提出：“媒介化经验和直接

经验的结合产生了地方意象。”③经过半个多世纪

的发展，当下“空间媒介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媒介

地理学领域的新趋势，“空间媒介”被视为媒体空

间媒介化的产物，对“空间媒介化”的探讨仍聚焦

于“技术媒介”，关注点从早期的媒体影响、生产、

改变空间，到新媒体在空间生产基础上再生产出

空间折叠、空间压缩、空间想象与感知等传播现

象，但地理学对传播、媒介概念的理解仍是基于结

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

媒介地理学对媒介、传播的关注与研究的推

进也在倒逼传播学领域反思其学科领地意识，在

“空间转向”中关注并回应新技术更迭下空间转

向、物质性、具身性等学术思潮。“空间媒介”的

话语建构是传播学空间转向的成果，“城市传播”

等相关研究围绕“意义建构的传播观”以及媒介

的物质性讨论表现出对“空间媒介”这一话语的

积极建构：首先，肯定技术媒介对空间生产与再生

产的价值。其次，彰显了实在空间媒介属性和传

播价值。如２０１２年，孙玮在城市传播研究的系列
论文中提出城市传播的媒介不仅局限于大众媒

介，也包括实体空间④，并进一步以上海外滩为

例，指出其都市空间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

本身又作为一个媒介构筑新型关系⑤；最后，强调

了数字媒介技术赋权下的空间媒介观。２０１９年，
李耘耕的《从列斐伏尔到位置媒介的兴起：一种

空间媒介观的理论谱系》一文提出一种以位置媒

介为核心的空间媒介观：“位置媒介（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为纲、城市空间为本、人们在其中的移动实
践层层展开的意义和传播界面。”⑥以上论者的观

点从不同的面向论及空间媒介的内涵并不断拓展

其外延，技术媒介参与处理“活的（ｌｉｖｅｄ）城市”并
构成新的城市空间信息环境，这为城市形象传播

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经由媒介中介化的虚拟空间

与实在空间互嵌产生的混合空间支持了当下城市

传播新实践，揭示出城市形象建构的多重路径。

关于“空间媒介”的话语建构蕴藏着一种元媒介

理论思考，其知识来源可以追溯至传播学思想史

中的“泛媒介论”。

学界对于经验研究传统中信息论标准的媒介

概念的异议，直接体现为“泛媒介论”建构的努

力。首先是对技术媒介产生之前媒介存在的论

述。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贡献了“泛媒介论”的开

创性思考，在媒介决定论的宏大命题下，伊尼斯在

《传播的偏向》和《帝国的传播》这两本论著中将

泥板、莎草纸、大宗货物、造纸术等都纳入媒介史

７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等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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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的视野中考察。麦氏概念“理解媒介：人的

延伸”，也将电灯、自行车、服装和武器等视为人

类生活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媒介。试图建立“元媒

介哲学”的媒介史家、传播哲学家约翰·杜海

姆·彼得斯（ＪｏｈｎＤｕｒｈａｍＰｅｔｅｒｓ）则走得更远，他
认为媒介是“任何处于中间位置的因素”（Ｉｎ
ＭｅｄｉａｓＲｅｓ）①，并将前现代媒介命名为“元素型媒
介”，轮船、火、夜晚、高塔、书籍、谷歌乃至云朵等都

被彼得斯纳入媒介考察的对象范围。媒介的外延

前所未有地扩展，“万物皆媒”俨然成为共识。如

果说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媒介即环境”，

那么泛媒介论还提醒我们“环境亦即媒介”。作为

现代人的日常惯习与栖居之地，技术媒介与都市空

间同样具有中介性、物质性、基础性的特征。泛媒

介论视角使媒介研究摆脱工具理性，重回人的尺

度。空间媒介观下的城市形象传播研究可被视为

“泛媒介观”下探寻城市意义建构的新范式。

城市实在空间、社会空间以及技术媒介中介

的城市虚拟空间勾连互嵌形成了城市形象传播的

泛媒介空间矩阵，显示出异质性、多维度、交互性

的媒介界面对于城市形象建构不同的编码与解码

潜力，实证主义传播学研究路径之外的传播与人、

城市的立体而丰富的关系也得以呈现。空间媒介

的话语建构虽然已经初步介入城市形象传播研

究，但是相关成果对作为意义建构的城市形象传

播过程浅谈辄止。伴随着信息化、数字化以及城

市化进程的推进，技术媒介作为环境不仅使人的

关系与社会形态不断重构，“空间作为媒介”对城

市形象的叙事价值也不断被注入新的理解。当下

日趋复杂的传播实践为这一议题提出了新问题：

空间媒介如何成为城市形象传播进程的中介？作

为意义建构进程其是否受到权力因素的影响？对

城市形象传播这一议题基于“空间媒介观”进行

再探讨正是对传播研究范式转型的理论回应。

二　城市形象建构的符号化进程
符号学是人文社科领域共同的方法论，符号

一直被视为传播的基元、要素，是传播学研究的基

础概念之一。但是受限于经验学派“信息符号模

式”的传统，符号学方法在传播研究中的价值并

没得到足够重视。约翰·费斯克（ＪｏｈｎＦｉｓｋｅ）将
传播研究领域分为“过程学派”和“符号学派”，过

程学派视传播为讯息的传递，将传播视为过程；符

号学派视传播为意义的生产与交换，主要的研究

方法就是符号学②。但是百年以来，传播学理论

研究多沿袭过程学派的传统，将传播视为信息传

递过程，强调传播效果和定量分析，对作为文本和

意义建构的传播重视不够。理论定轨使“城市形

象传播”研究忽视了符号学广泛意义上的感知、

把握世界的人文文化范畴，城市空间的符号叙事

潜力被遮蔽。“‘城市’这个术语历来具有标志和

符号的作用”③，符号学方法也是城市文化研究的

重要方法论。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地理学“地方意
象”研究从符号学和媒介研究中广泛汲取养分，

尤其是对“直接经验”的强调彰显了媒体之外的

符号与文本在地方意象建构中的价值。段义孚认

为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恋地情结（ｔｏｐｏｐｈｉｌｉａ）变得
强烈的时候，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情感事件

的载体，成为了符号④。自皮尔斯以降的现代符

号学研究为诸多视城市为文本、视景观为符号的

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框架，也为城市形象传播研究

的新范式注入活力。

从符号学角度解读，城市形象是城市作为认

知客体的符号化（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结果。符号化是
对感知进行意义解释，是人对付经验的基本方

式⑤。“符号化”的概念曾被伯明翰学派广泛用来

进行文化现象分析，如斯图亚特·霍尔（Ｓｔａｕｒｔ
Ｈａｌｌ）对“亚文化风格”的解读即是通过“尽可能
捕捉、描述和解释嬉皮士生活的符号模式”⑥，而

迪克·赫伯迪格（ＤｉｃｋＨｅｂｄｉｇｅ）的《亚文化》一书
主要篇幅是描述“物体被赋予意义的过程，以及

这些物体作为亚文化‘风格’被再次赋予意义的

过程”⑦。这里的“风格”“符号模式”“再赋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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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都是基于符号化概念的阐释。将“符号化”概

念引入城市形象传播研究，有利于揭示其多层次

媒介界面的意义建构过程及隐匿其中的意识形

态。笔者以为，城市的形象传播本质上是其空间

意象的符号化进程，是空间意象在公众心理感知

层面的意义生成与共享，是城市空间作为整体认

知客体和对象被不断赋予意义的具有开放性、流

变性、隐匿性的建构进程。

城市符号主导着公众对于城市空间意象的理

解、感受、记忆和评价，一定数量的城市符号被组

织为文本组合，公众通过识别局部符号进而获得

一种整体城市空间的意义感知。城市符号不仅是

媒体的文本符号，也可能是一种物质构造，甚至是

“活的空间”———人群流动的街区、公园、广场等，

以及对城市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再现符号①。空间

媒介观的话语建构揭示出城市形象关涉实在空间

媒介、虚拟空间媒介以及数字媒介介导下的虚拟

实在混合空间媒介三个传播维度———实在空间中

的地理景观、建筑地标、流动的城市景观、城市人

等，虚拟空间中的城市表征，混合空间的城市经验

共同影响着公众对城市形象的空间感知。相互勾

连、融合的三个传播维度却有着各异其趣的解码

潜力：符号呈现、符号重构、符号互嵌。

城市是“一个会说话的环境（ｔａｌｋ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②。空间媒介观之下，城市形象不再囿于
媒介一元化视角中“被建构”对象，城市本身成为

言说的主体———实在空间媒介优势使城市能够实

现“对空言说”。费斯克曾将媒介划分为“展示性

的（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的媒介、再现性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的媒介和机械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媒介”，作为
再现性媒介，雕塑、建筑和景观园林等使用文化和

美学惯例来创造某种“文本”③。费斯克所言“展

示性媒介”接近“实在空间媒介”的内涵。城市空

间传播研究将实在空间视为符号所构建的意义序

列下的象征空间，“城市的物质空间叙事就是要

将深层的所指构建在可感知的能指之上。地标类

建筑则通过建构符号意义，向外传达城市的形

象”④。城市实在空间作为媒介界面，通过其独特

的地理景观、城市天际线、地标性建筑物、街道甚

至行人、文化事件等元素以符号意义的呈现与组

合共同建构城市独具特色的空间意象。如作为符

号展示的东方明珠和外滩的建筑景观，其符号所

指即“摩登上海”。整体生动的物质环境能够形

成清晰的意象，组成承载群体交往活动记忆的符

号，既表现出物质环境的媒介属性，又彰显了一种

有别于媒体想象的“生于斯，长于斯”的空间意

义，人人都熟悉的有名有姓的环境，成为公众共同

记忆和符号的源泉，城市实在空间的意义呈现是

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的。

作为未经中介化的传播，实在空间的感知强

调受传者身体在场和空间在场，以直接经验感知

城市符号，凸显了对空间中的主体———人的关注。

人作为行动主体的空间实践也是空间意义的所

在，而这也是传统传播学研究忽略已久的。德·

赛托（Ｍｉｃｈｅａｌｄｅｃｅｒｔｅａｕ）的“步行者”表达、本雅
明的“闲逛者”概念，也提醒我们城市实在空间是

可以作为文本进行具身阅读并传播的，城市作为

媒介首先在于其是被真实体验着的“活（ｌｉｖｅｄ）城
市”。罗兰·巴特（ＲｏｌａｎｄＢａｒｔｈｅｓ）的城市研究将
城市视为一种话语，居住其中、游荡其中、观览其

中就是一种对城市的阅读，不仅肯定了城市实在

空间中符号意义的建构，也强调了观察者直接经

验感知的重要性。身体的移动不仅从环境中感知

意义，“游客、乞丐、手持公文包的职员、遛狗的

人、玩着滑板的青少年，每一个活动的身体都在城

市文本中写下自己的篇章，以他们自己的影像重

绘城市的形象”⑤。在空间实践中，甚至连人的身

体本身也构成了城市形象的具身符号。城市实在

空间借助符号的所指实现意义建构，往来其中的

人们主动参与到与城市空间的对话中，并以视觉、

听觉、触觉、嗅觉、知觉等综合感官进行空间体验

并内化于心，城市空间也成为一种处境性的身体

际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ｏｄｉｌｙ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以符号学方
法考察城市实在空间的对空言说，是对实在空间

的媒介属性和传播价值的解蔽，彰显了城市实在

空间对城市形象的意义建构与象征能力。关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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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形象建构必然要关注城市空间中的景观、地点

甚至城市人作为符号的交往价值，关注“活的”城

市空间的解码潜力。

媒体化的经验也会对城市空间的直接经验带

来永久性变化，媒体为公众提供间接的虚拟城市

空间体验，既不断强化着城市共同体的认同感，又

不断形塑外部公众对城市形象的感知，深入参与

了城市形象符号化。媒体不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

认识工具，媒体以不易觉察的方式对城市形象进

行了再生产。“拟像与仿真”（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ａａｎｄ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理论以四阶段划分揭示了影像与现实的复
杂关系：它是对根本现实的反映；它遮蔽和颠倒根

本现实；它遮蔽根本现实的缺席；它与现实无关，

它是自身的影像①。影像从主体认识世界的工具

转变为世界本身，通过媒体表征对城市形象进行

意义生产、解构乃至重构。城市形象宣传片的媒

体空间叙事鲜明体现了对符号有意识地选择、拼

贴、生产以建构“神话城市”的意图。“魔都”作为

隐喻就隐藏着媒体空间对上海城市形象的有意识

生产，通过选择上海在西方殖民时期“十里洋场”

的媒介景观与其作为国际化都市的现代性图景进

行符号拼贴，赋予上海城市的魔幻色彩，彰显了媒

体在城市形象建构中的强大影响力。在城市现代

化进程中，城市空间日渐数字化、智能化、媒介化，

媒体对城市形象符号化进程的影响不是削弱而是

增强了，符号重构强调的正是媒体空间对城市形

象所蕴含的生产性张力。

在后现代性的空间转换中，曼纽尔·卡斯特

（ＭａｎｕｅｌＣａｓｔｅｌｌｓ）认为奠基于信息技术的流动空
间成为支配性的空间形式②，媒介进化不断深入

影响媒介空间生产以及再生产之下的空间想象与

感知。城市“线上地方”的创生也彰显了数字技

术介导下的媒体空间对城市形象进行符号重构的

潜力。“线上地方”创造了城市空间身体不在场

的多元交往，使虚拟媒体空间被纳入城市空间认

同，更新了城市意义建构。ＶＲ体验已经能使人
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多角度、沉浸式、

互动式游览城市实在空间。５Ｇ时代下融媒体技
术将使人们对城市的空间形象感知路径更加多元

化，也必然进一步使城市形象符号化进程复杂化。

媒体通过符号文本再现城市空间，并在此基础上

又生产出新的空间与地方，凸显了媒体在城市形

象生产中的虚拟性、象征性、建构性与权力。一言

以概之，在个人感官模式、情感模式经由技术媒介

参与并得以再造的过程中，城市符号几乎无孔不

入，通过精细化的媒体营销，对城市形象的再现也

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和直接性。

经由位置媒介技术链接催生出新的空间形式

则意味着具有即时性、融合性、地方性的城市形象

传播新趋势。如果将手机、互联网视为新媒介，基

于数字虚拟技术、地理定位技术的位置媒介则可

被视为“新新媒介”，它促进了城市空间感知体验

的多元化。位置媒介所连结的虚拟现实叠加互嵌

的新空间形式正在极大改变人们对城市空间认

知，混合空间实践赋予人们标记、评论乃至建构空

间符号的权力，行走的位置、轨迹与意义符号的结

合使城市空间变成一个“悬置”的象征序列③。澳

大利亚的学者斯科特·麦夸尔（ＳｃｏｔｔＭｃＱｕｉｒｅ）提
出了与位置媒介类似的“地理媒介”（Ｇｅｏｍｅｄｉａ）
的概念，地理媒介具有无处不在（ｕｂｉｑｕｉｔｙ）、地理
定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实 时 反 馈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和多元融合（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的新媒介特
质，以城市广场巨型ＬＥＤ为代表的媒体技术与建
筑互嵌支持了互动传播新实践，媒体参与处理

“活的城市”并对城市交往时空产生了影响。由

此他认为“当代城市是个媒体－建筑复合体
（ｍｅｄｉａ－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ｘ）”④。媒介技术与城
市结合激活了城市的实在公共空间，“滴滴出行”

“大众点评”“共享单车”等位置媒介也不断带来

人与地方关系的转型，通过具身化媒体空间实践

创建新型地方感。

当下，围绕“元宇宙”的热议似乎预示着虚拟

现实融合将成为未来媒介生存日常化的新形态。

虚拟现实技术、位置媒介中介并生成的新型空间

实践，经由新的空间实践呈现信息“合塑”的趋

势，从而使这一进程呈现新的传播形态———符号

互嵌，符号互嵌不是对符号呈现与符号重构的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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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是进一步的融合，强调虚实空间之间、空间

与人的符号互动。混合空间下的传播将越来越广

泛地改变人们对城市空间的感知，新的城市想象

将突破实在空间的禁锢成为现实。

混合空间符号互嵌对城市意象的表意能力可

以从延伸至实在空间的虚拟符号得以管窥。城市

意象的特征就是可见性、可读性、可意象性，增强

现实类（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简称ＡＲ）手机游戏“精
灵宝可梦”（ＰｏｋéｍｏｎＧＯ）的流行则暗含了一种未
来城市形象中虚拟意象符号的新可能性。该游戏

通过与纽约、伦敦、墨尔本、香港等城市实在空间

实时关联，使游戏玩家通过手机 ＡＲ模式对隐藏
在实在空间场景中的虚拟小精灵进行捕捉，通过

时空设定将城市实时、实在空间与技术中介的虚

拟空间结合，玩家基于位置媒介在城市实在空间

中移动行走，个体与城市空间日常生活实践得以

重组，经由混合空间的媒介界面创生了新的城市

空间景观并植入城市空间感知，参与城市形象符

号化进程。符号互嵌在城市空间意义共享的层面

取消了虚拟空间与实在空间的二元对立，混合空

间带来了虚拟现实的共振并创造出新型时空交往

和人地关系，可以想象数字媒介技术、增强现实技

术（ＡＲ）、虚拟现实技术（ＶＲ）、人工智能技术
（ＡＩ）等的发展与融合将进一步促使虚拟现实走
向扩展现实（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生产出独特的城
市空间景观。

三　城市形象符号化建构的话语隐喻
新的研究范式指出城市形象作为意义建构的

进程是被不断建构着的，而不是某种自然生发的

确凿存在。在不断的转变过程中，“形象”似乎已

经成为一种意义生产对象，通过同样充满活力的

符号化过程而隶属于权力博弈和话语争夺。城市

形象的生产关涉文化意义与权力关系的建构、表

现和复制，由此人们对城市的感知处于密织的隐

喻意义的话语网络中。通过对城市文本的话语、

象征与隐喻的分析，审视城市空间意义生产也打

开了分析形象建构中权力关系的可能性，通过将

城市景观、建筑、纪念碑以及其他城市表征方式的

众多方式概念化为文本，可以揭示隐藏其中的权

力话语。

刘易斯·芒福德（ＬｅｗｉｓＭｕｍｆｏｒｄ）以文化容
器隐喻城市，“城市通过许多它的储存设施（建筑

物、地窖、档案、纪念性建筑、牌匾、书籍），把各种

复杂的文化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①。文化赋

予城市以符号象征意义，费瑟斯通则更是直言道：

“城市总有自己的文化，它们创造了别具一格的

文化产品、人文景观、建筑及独特的生活方式。甚

至我们可以带着文化主义的腔调说，城市中的那

些空间构型、建筑物布局设计，本身恰恰是具体文

化符号的表现。”②城市形象的符号化进程充分体

现了文化符号的主导性。“城市形象塑造在相当

大程度上是对城市文化符号的城市公众信息系统

的整合与艺术处理。”③城市景观符号往往代表着

城市文化的宏观取向，如城市地标性建筑往往集

场所精神一系列特征———地域的、建筑的、象征的

等于一身，最直观地体现城市形象的异质性，往往

也是城市形象的象征符号。如埃菲尔铁塔是巴黎

的象征，自由女神像代表纽约，东方明珠则令人想

起上海。对于城市形象的独一无二的体验来源于

城市的历史文化。

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

铸造，城市身份建构对文化符号的偏倚使对城市

形象的审视集中于人文与审美的向度。但是城市

空间并非是均质的、客观的、中性的，列斐伏尔指

出城市规划就是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某种混

合，国家、制度、管理者、集团、资本、人民等共同构

成空间战略中的权力关系，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国

家公园的位置也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策略④。同

时，他进一步指出现代空间生产已经由空间中的

生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ａｃｅ）转变为空间的生产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ｃｅ），导致现代经济的规划倾向
于成为空间的规划⑤。将城市空间视为意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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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所，通过话语城市空间被赋予特定的意义，城

市符号可被视为不同话语背后社会力量协商、冲

突和阐释的结果。城市是“话语之地”，则它必然

被话语所生产，也受到话语的局限。

在广泛的城市全球竞争背景中，城市文化逐

渐被视为城市的“软实力”（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基于文化
展示制造和推广场所身份成为现代城市竞争的策

略。城市需要明确文化身份来避免陷入空间身份

危机，宣扬自身身份的独特就要采用统一的身份

话语，场所需要明确的文化身份来变得可被参观，

文化展示（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ｐｌａｙ）是制造和推广场所身份
的关键途径①。知名城市以各种营销手段将自己

标榜为“文化之都”，并把艺术展示作为城市规划

的核心。空间的审美与消费需求使城市规划倾向

于将文化问题简化为美学问题，导致城市空间的

泛艺术化。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泛艺术化尤其明

显，为了标新立异大量投入人工造景、申办文化事

件、争抢名人甚至虚构人物的家乡。空间的泛艺

术化对城市历史文化符号生存和表意的空间形成

挤压，消解了地方感。“对某种建筑样式的复制，

并不会导致原城市或空间的任何传统、实践或灵

韵被复制”②，出现在消费中心的过度的文化所

指，似乎并未代表特定的地方，而是成为一般化的

毫无特色的“他处”。意义产生于符号的表征与

差异，权力话语下的文化表达使城市由“场所”转

向“消费空间”，城市文化开始成为脱离现实社会

和历史情境的一套符号和意象，成为一种标准化

城市身份的建构。

权力通过话语体制运作，主流话语的空间意

识囿于工具理性，经济发展成为空间的价值尺度。

对城市文本的话语分析也使城市符号从审美框架

中脱离出来，转而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在全

球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对于城市空间

的大规模改造才得以进行，现代城市把如何展现

当下城市的快速发展作为城市形象传播重要的一

极，把超高地标性建筑和摩天大楼作为现代城市

的想象图景体现的正是席卷全球的发展话语理

念。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主流

话语支配下现代城市景观拔地而起，景观也是文

本与表征，“任何一个景观都不仅仅是对物质要

素的加工，也是按照一定的话语对文本的编

织”③。在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城市管理者对空

间意义的理解直接影响着基于城市定位与规划而

展开的空间符号实践，进而通过对空间意义象征

序列的“符号布展”影响着公众对城市形象的感

知。城市形象再塑造揭示了城市符号系统是以何

种方式被用来巩固和重建业已存在的权力关系。

工具化、碎片化的空间生产的一个显而易见

的结果是形成了消费符号的霸权，“城市形象”本

身成为符号生产与消费对象。特别是在现代媒介

技术环境下，“都市空间对于电话、电报、电台和

电视来说，同样已经过时，市镇规划人所研讨的理

想都市空间中所谓的‘人的尺度’，对于这些电力

媒介同样是不适用的”④，伴随着“人的尺度”的失

落，对城市表意符号的随意挪用、量产和改造都在

不同程度上消解了城市形象的异质性。对“老街

不老”此起彼伏的批评，以及把高层、超高层建筑

和超大体量建筑当作城市现代化的标志等，都不

同程度破坏了城市特色，这种城市空间现代性的

扁平化也使城市形象产生去符号化（ｄｅｓｅｍｉｏｔｉｚａ
ｔｉｏｎ）倾向。在对地方文化记忆空间的研究中，德
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也关注了这一问题，她在

强调城市空间的媒介性的同时进一步指出“熟悉

的国家和地方”的空间已经被研究、测量、殖民、

占领、联网而变成了“中性的、去符号化的、具有

可替代性和可自由支配性的范畴”⑤。城市形象

是一个建设的、动态的开放系统，虽然城市形象的

去符号化倾向与符号化理想背道而驰，但其本质

上仍然是城市形象的符号化实践。隐喻和话语分

析揭示出权力关系在不同层面和程度参与了城市

形象的符号化进程，城市形象建构也是一套涉及

命名、规范、控制与价值评断的权力架构。

结语

本文问题的提出源于近十几年来传播学重构

研究场域的呼吁，“空间媒介”这一话语体系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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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６卷 张雪，等：符号化：空间媒介视阈下的城市形象建构

建既显示出传播学的“空间转向”，也使符号学与

传播学再次整合于“意义建构”的共同研究旨趣

下，“城市形象”的议题提供了理论再建构的交叉

地带。通过与地理学对“地方意象”研究路径的

对比借鉴与反思，在空间媒介观的范式下对“城

市形象传播”的相关概念进行再阐释，揭示出城

市形象构建的本质是一种符号化过程。城市形象

传播的新范式是摆脱了实在———虚拟空间的二元

对立关系，利用自塑与他塑的传播合力，在实在空

间、虚拟（媒体）空间、混合空间媒介中以呈现、重

构、互嵌的符号传播建构意义以实现城市形象的

符号化。通过对城市“文化之都”“发展之地”“城

市品牌”等主流话语实践的隐喻意义分析，挖掘

城市符号场域的权力关系博弈和话语争夺，透视

出城市形象建构的文化动因、权力架构和时代困

境。“城市形象传播”这一旧议题提供了管窥传

播学新研究范式的视角，打破结构功能主义的研

究传统将城市形象传播重置于空间媒介路径下进

行再探讨，把“城市形象”从审美的框架中脱离出

来并揭示其作为符号化进程背后的权力关系，既

可以从空间角度纵观城市的形象建构的整体传播

系统，又可以进入城市的符号场域，深入思考其符

号文本背后的深层隐喻意义。随着全球化、城市

化和新媒介技术的推进，如何立足传播学的跨学

科视野使城市形象的意义建构进程具有更多的可

见性，如何寻找空间传播“秩序”并予以“整合”，

如何回应“物质转向”“身体转向”和“后人类主

义”等当代新学术思潮的对话需求，是城市形象

传播研究与实践在空间媒介视阈下需要进一步深

入思考的问题。

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ｍａｇ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ｅｄｉａ

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１＆Ｙ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ｒｏｎｇ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２．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１１２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ｕｒｎ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ｈａｓｇｉｖｅｎｒｉｓ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ｗｈｏｓ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ａｎｂｅｔｒａｃｅｄ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ｍａｇ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ｗｈｉｃｈａｌｓｏ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ｍａｇｅｓｃａｎｂｅｖｉｅｗｅｄａｓ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ｂａ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ｗｈｉｃｈ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ｄｅｃｏｄ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ｓｕｃｈａｓｓｙｍｂｏ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ｍｂｏ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ｙｍｂｏｌ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ｎｕｒｂａｎｔｅｘｔｓ，ｉｔｉｓａｌｓｏ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ｉｍａｇｅｉｓ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ｏｆｐｏｗｅｒｇａｍ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ｒｂａｎｉｍａｇ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ｈｅｏｒｙ
（责任校对　朱正余）

３６１


